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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韻文藝副刊

二○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日）

流芳百世

c

訃告
蘇陳淑蓮

（南安市杏塘蘇厝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3--orchid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三時

王許碧霞
（晋江市金井丙洲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2--HYACINTH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八時

黃雷祝華
（南安市詩山鎮宮下）

逝世於十一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2 - helenium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時

施連勝家屬捐
三中僑中金中職校福利

晉江三中、金井僑中、金井中學、晉江
職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訊：本會調解主任施
連勝學長，暨歌詠組施新新學姐令夫君，不
幸於二0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凌晨四點三十六
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六十有九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
庭訓，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素向對本會關愛
有加，特撥菲幣叁萬元，作為本會福利金之
用。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以予
表揚，並致謝忱。

王芳勳遺孀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故僑商王芳勳令德配—

王衙許太夫人諡碧霞（晉江市金井   洲村）
亦即僑商王名佑、名潤、嘉影、嘉沓、嘉
琪、嘉晴、嘉茜、嘉妮、嘉絲、嘉汝賢昆玉
令先慈，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上
午十一時三十六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
積閏九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2--HYACINTH )靈堂，擇
訂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安葬
於武六干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

林家藝丁祖母憂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訊：本鄉會林天

從、林天示、林貽川等鄉賢賢昆仲令慈林府
施玉瑞老太夫人（亦即本鄉會理事林家藝鄉
賢令祖慈），不幸於二○二六年十一月十三
日（星期五）凌晨一時四十分，壽終內寢於
家鄉柳山本宅，享壽九十有六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家鄉柳山村本宅，擇訂於十一
月十九日（星期四）上午出殯，安葬於家鄉
紀念墓園之原。

本鄉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致輓花圈，藉表哀思，而盡會
誼。

黃世進喪偶
和記訊: 僑商黃世進尊夫人，黃府雷夫

人諡祝華，原籍南安市詩山鎮宮下，不幸於
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壽終於MCU 醫院。

享壽八十有五高齡。現設靈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2 - 
helenium 靈堂。擇訂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三)上
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武六干岷裡拉紀念墓園
之園。

潮起錢塘江
趙亞勇

           天水交界

           錢塘江大潮

           洶湧澎湃

           如巨龍翻滾

           萬馬奔騰而來

           起伏間

           盡顯大自然的情懷

           錢塘江邊站定

           大潮如約而至

           不負觀者翹首以待

           千萬頓海水跳舞

           炸開的水花

           濺起一片銀白

           巨獸昂首

           雪崩般的潮頭

           就像一把利刃

           把錢塘江劈開

           轟鳴聲震耳欲聾

           恰似深沉的鼓聲

           傳到十裡之外

           一線潮橫貫江面

           卷起千堆雪花開

           交叉潮雙龍戲珠

           聲勢浩大

           響徹雲天外

           魚鱗潮層層疊疊

           波瀾壯闊揚波來

讀書潤秋
鍾莎

讀書日久，漸漸也有了一些習性。有
段日子喜以各色茶類作伴，而今又尤喜咖
啡，仿佛與讀書之事相輔相成。我闊愛午後
讀書，閒坐沙發，將台燈調至舒適亮度，書
桌書架保持整齊有序。隨意一瞥，有種翻牌
子的隨機感，看哪一本書全憑當時的心意而
定。大抵類似於讀書人的浪漫主義情懷，身
心所處之處必得如意。

諸如此類習性，令我想起朱熹，「凡
讀書，須整頓幾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齊
整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
分明讀之。」便是此種對於讀書這件事的恭
謹、認真態度，才配得上讀書時光的珍貴。

我的書架上，小說、散文、詩歌較多。
前段時候新「認識」了位作者楊知寒，其小
說集《獨釣》一書開篇《黃桃罐頭》讓我讀
之又驚又喜。作者文筆細膩，語言表達收放
自如、恰到好處，對於敘事的把控有條不
紊，更令我驚豔的是其對於結尾的設定，有
種隱晦之中又明含深意的赤裸裸。我歡喜於

這樣的邂逅，像挖掘到一份價值不菲的寶
藏。能與作者通過文字神交，體會文學的奧
秘，實乃讀書的一大樂趣。

散文作者中，我闊愛李娟、遲子建的
文字。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
落》《遙遠的向日葵地》，文字簡單朴素，
透著濃烈而自然的人間真情。她與母親、外
婆在新疆生活的點點滴滴，全然付諸於文
字，讓人讀之身臨其境，恍若置身於廣袤的
草原之中，熱烈而奔騰。遲子建出版的散文
集，每一本都成為了我的靈魂鑰匙。跟隨著
她的文字穿梭在大興安嶺中，心靈好似變得
悠遠而神秘。這是一種奇妙的體驗，透過不
同地域作者的描繪，去認識遠方的地域文化
和風俗習慣。

近日，我一時興起，又淘來一本散文集
《月亮出來》。作者沈書枝的文字同樣令我
驚豔。她的文字如水一般輕盈，細細密密承
載著的是家長裡短的溫煦，以及她對生活細
枝末節的熱愛。我讀之，久久沉浸其中，如
沐秋風。

做應時應景之事，讀應時應季之詩，也
是我喜歡的。在秋日讀詩，又於詩中讀到秋
天的燦爛與輝煌，簡直妙不可言。

「 莫 道 春 花 獨 照 人 ， 秋 花 未 必 怯 青
春。」眼前不由浮現漫山遍野的秋色，菊花
的幽香、桂花的芬芳，令人陶醉。「雲天收
夏色，木葉動秋聲。」「櫚庭多落葉，慨然
知已秋。」目之所及，那片片楓葉、欒樹
葉、銀杏葉、梧桐葉仿佛紛紛化作秋天的使
者，點燃了「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的
山巔。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是
秋天豐收的盛景啊，累累果實，粒粒飽滿。

「 一 杯 濁 酒 枕 涼 秋 ， 幾 許 相 思 幾 許
愁。」「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
歸。」萬千思緒在秋天裡紛飛，伴隨著蕭瑟
的秋風，訴說著詩人無盡的離愁別緒。「銀
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是寧靜
秋夜下，唯有螢火蟲與之為伴的淒冷與孤
寂。「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何當
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是在外游
人對遠方親人的無盡思念。

在秋日裡讀詩，追隨著杜牧、李商隱、
陶淵明、劉徹、王績、周祚等文豪，透過這
些穿越千年的文字，在秋天感受過去時代的
華光，感受古人的愛恨離愁，感受那些纏綿
悱惻的繾綣時刻，感受一種足夠熱烈的秋日
裡寧靜的輝煌，真是妙趣橫生！

柿間有味
郝東磊

我們村的秋天，是被漫山野壩上的那一樹樹次第橙紅的柿子點
亮的。從前，這個建在半山腰的村落，柿樹就像村裡那些叫貓蛋、
狗蛋的娃子一樣，是村民眼裡最不挑剔的果樹，院壩前後、梯田邊
角、溝渠岸邊，只要有土的地方隨處可以栽種，不用刻意地打理也
能在深秋收獲一樹的柿果。

我打小是在柿子樹下長大，對於它們的種類，也是摸得十分清
楚，長柿形似牛心、圓柿圓潤飽滿、火晶柿小巧玲瓏，這些果子從
外形到味道各有特色，但從經濟價值來講，村裡人更偏愛圓柿與牛
心柿，它們果肉厚實，自然成為曬制柿餅的首選。

兒時，每到柿子成熟時節，母親總會趁著露水褪去，收拾好布
袋和工具，帶著我們去林間采收。

摘柿子是一樁考驗手藝和耐心的細活，熟透的柿子果肉嬌嫩，
一旦觸碰破損便無法保存，更曬不出上好的柿餅。母親每次都現場
示范，先在脖子上掛個粗布小袋，手腳麻利地攀上樹枝，用指尖捏
住柿蒂，輕輕一旋一扭，一顆柿子便穩穩落在掌心，然後輕輕放進
掛在脖頸的布袋裡。我們兄弟雖然也學著她的樣子進行采摘，但效
率比母親相差甚遠。

因為家裡的柿樹不多，母親便和鄰裡商量，承包下那些外出打
工、無暇管顧的柿樹，村裡人實在，一棵柿樹一口價便定了下來。
所以，每到采摘時節，我們全家便忙個不停，每天一樹一樹地采
收，再用平板車拉回。

柿子拉回院子以後，全家人很快圍坐成一個同心圓仔細分揀起
來。果型端正飽滿、無損傷磕碰的柿子，我們單獨放在一邊，預備
著曬制柿餅；當然，那些表皮稍有磕碰的果子也不能浪費，而是就

地利用，放進框裡進行清洗處理，用來釀制村民最喜歡的柿子醋，
讓它們各盡其用。

柿子分揀好以後，母親便把那些八分熟的柿子卡在木架上的刀
片邊緣緩緩走刀，隨著柿果的轉動，一圈圈果皮被削落下來，削皮
後的柿子果肉瑩白透亮，看起來十分誘人。母親用老輩傳下來的方
法，用棉線把果蒂一顆一顆串聯成串，並把他們層層疊疊地掛在院
壩的木支架上，讓秋風和日頭慢慢曬去多余的水分。

曬柿餅的程序准備好後，母親變把守護柿餅的任務交給我。平
日裡，這些散發著濃郁果香的柿串，總是引得成群的麻雀嘰嘰喳喳
前來湊熱鬧，還時不時靠近偷吃幾口果肉，為了守護我們一家的秋
日收成，我坐在小板凳上寸步不離，一旦有麻雀飛來，我便揮舞系
著彩條布的竹竿進行驅趕。兒時的我，在日復一日的守護中，也在
靜靜看著這些柿果從瑩白轉為淺褐色，從水潤變得緊實。

連續晾曬二十余天後，架子上柿子的汁水逐漸收干，母親便把
它們一層層碼放在竹篾框裡，並用玉米秸稈和柿葉蓋好筐口，一筐
筐放在東屋避光的角落，讓柿果慢慢糖化。約莫又過了七八天後，
才重新打開，站在一旁的我發現，那些棕褐通透的柿果表面已經凝
出了一層薄薄的白霜，母親說，這樣的柿干味道最好。

日子一年一年地往前走，村子裡的農事也漸漸換了模樣，許
多家庭陸續在土地上種植了見效更快、管理更加省心的經濟作物，
甚至撒上種子後，等著作物成熟時叫來收割機就行了。因為追求效
率，曾經一入秋就忙著采摘、削皮、串柿、掛曬的景象越來越少，
沒人再耐心守著傳統的手藝等著柿串結霜，院裡的旋柿架和晾曬架
也漸漸腐朽，再也見不到一串串溫潤的柿果在架子上臨風輕晃。

工作以後，我每次深秋回鄉，都會走到那些老柿樹下，看一看
漫山清冷中，那一樹樹暖紅的柿果，守一段村落裡的黃昏場景。在
我眼裡，而今它們的存在，早已不再為了售賣，而是化作了村子最
美的圖騰，替我們這些奔波在外的人守護著家鄉的根脈，並一次次
在歲月的輪回中迎接下一個春天的蘇醒。

從歷史深處尋找相知的力量：重溫斯諾中國檔案
　　新華社紐約11月13日電　「架橋者：埃
德加·斯諾90年前的出發」國際研討會14日將
在紐約舉行。記者日前赴《紅星照耀中國》
（《西行漫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
諾的故鄉——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在密
蘇里大學堪薩斯城分校米勒·尼科爾斯圖書館
查閱斯諾特藏檔案。

「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
去冒一下險嗎？」

　　泛黃的信紙、反覆修改的手稿和採訪問
題單，再現了斯諾當年如何深入陜甘寧邊
區，調研採訪、獨立寫作並將作品傳播給世
界受眾的鮮活過程。
　　1928年來到中國後，斯諾的新聞視角逐
漸從外交聲明、軍事戰報和政治人物的講
話，轉向中國社會的深處，尤其關注農民、
青年和普通民眾的處境。當時，輿論關於中
國共產黨和紅軍的說法相互矛盾。斯諾迫切
地想要實地探尋事實真相。在《紅星照耀中
國》書中，他寫道：「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
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
下險嗎？」
　　經過不懈努力，1936年夏，斯諾進入陜
甘寧邊區，前後採訪約4個月。
　　堪薩斯城的檔案中包括斯諾在陜甘寧邊
區寫下的22份採訪提綱、毛澤東同志訪談核
對記錄、後續事實修正通信，以及大量照
片，使人得以清楚看到一部新聞作品誕生的
過程：怎樣準備採訪，怎樣比較證據，怎樣
核對事實，又怎樣讓讀者理解一個遙遠的國

度。
　　檔案中，一份採訪毛澤東同志的手寫採
訪提綱令人印象深刻。紙上的問題經過刪
改、補充和重新排列，涉及中國共產黨如何
看待資本主義國家、外國投資以及抗日民族
統一戰線下的軍事和土地政策等。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
倫敦出版，迅速引發國際關注。在該書開
篇，斯諾提出一連串問題：紅軍為什麼能夠
生存？中國共產黨究竟有哪些政治主張？中
國革命又將怎樣影響世界？通過一手實地調
查，斯諾把鮮為人知的紅軍領袖、邊區社會
生活和政治實踐帶入了國際視野。

「不論我個人的同情傾向何方，
我仍舊是一個密蘇里人」

　　當時，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普遍缺
乏第一手了解。斯諾如何讓世界相信他的報
道？
        1937年2月，斯諾在給時任美國駐華大
使納爾遜·約翰遜的信中這樣寫道：「經驗使
我能夠辨別真偽，不論我個人的同情傾向何
方，我仍舊是一個密蘇里人。」在美國諺語
中，「密蘇里人」意為「眼見為實」。
　　1938年，斯諾在該書中譯本《西行漫
記》作者序中進一步表示，自己沒有加入任
何政黨，希望對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和了解
到的事情作出公正、客觀的報道。他同時坦
言：「本書英文本第一版原有的一些錯誤，
已經在這裡改正了。其他的錯誤自然也還
有。」敢於質疑既有說法，也願意修正自己

的錯誤，這是斯諾的求實精神。
　　冷戰對抗和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斯諾
因對中國的報道和政治觀點受到懷疑，後來
移居瑞士。但他繼續觀察中國，批評美國對
華政策。
　　1959年，斯諾在《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
學院年鑒》上發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文，認為美中之間的重大分歧並非不能談
判，主張承認現實，在競爭中尋求共存。在
政治對立嚴重的年代，表達觀點尤為需要勇
氣。

「它不僅是轉瞬即逝的獨家新聞，
也包含許多具有持久歷史價值的事實」

　　斯諾在1938年版《西行漫記》作者序中
寫道：「從字面上講，這一本書是我寫的，
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
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
下的。」
　　斯諾在1968年修訂版序言中如此解釋這
部作品的長久生命力：「它不僅是轉瞬即逝
的獨家新聞，也包含許多具有持久歷史價值
的事實。」
　　重新翻閱他那些手寫採訪提綱、採訪記
錄等資料，更能理解這句話的分量。《紅星
照耀中國》，正是斯諾個人職業探索與中國

關鍵歷史變革期相遇的產物。
　　憑藉長期積累的信任和溝通渠道，斯諾
在中美兩國重新走向接觸的過程中發揮了特
殊的橋梁作用。1960年、1964年和1970年，斯
諾三次重訪中國。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邀請他登
上北京天安門城樓。同年12月，兩人再次長
談，談及中美關係及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
華的可能性。
       1971年，美國《生活》雜誌刊登斯諾的
訪談報道，向外界傳遞出中國願意改善中美
關係的信號。1972年2月15日，斯諾在瑞士去
世。6天後，尼克松抵達北京，開啟歷史性訪
問。
　　斯諾曾在一份演講稿中借用愛爾蘭劇作
家蕭伯納《巴巴拉少校》里的一句台詞：
「你學到了一些東西，這在一開始，總讓人
覺得像是失去了什麼」，用以說明認識另一
個國家、另一種文化時常常會遇到的困難。
　　人們習慣從自身的歷史經驗、價值觀念
出發去理解世界。當新的事實與固有認知發
生衝突時，接受事實有時意味著放棄原來深
信不疑的判斷，甚至重新審視自己。真正的
相知，不只是尋找證據來印證已有的看法，
更是願意傾聽不同的聲音。


